
鲁迅对“大字之祖”《瘗鹤铭》素有
浓厚兴趣。梁天监十三年（514 年），
《瘗鹤铭》镌刻于镇江焦山石壁之上，
结字错落疏宕，字体张扬流畅，笔势雄
健飞舞，笔法灵秀洒脱，为历代众多书
家称颂。后来因雷击崩落于长江之
中，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得残片
5块。

1914 年，鲁迅购得《瘗鹤铭》的影
印本，他在 12 月 27 日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至有正书局买《黄石斋夫人手
书经》一册，三角；《明拓汉隶四种》
《刘熊碑》《黄初修孔子庙碑》《匋斋藏
瘗鹤铭》《水前拓本瘗鹤铭》各一册，
共价二元五角五分。”4 年后的 1918
年 2 月 3 日，鲁迅又从琉璃厂购买《瘗
鹤铭》拓片，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午后同二弟往留黎厂买《瘗鹤铭》一
枚，泉五元。”

鲁迅校勘《瘗鹤铭》极其认真。首
先是厘清它的尺寸大小、字体形态、石
刻布局和所在位置。其次是抄录全
文，细加描摹，将拓片上的铭文用大字
标出，同时参考集藏的碑帖拓片，多方

互勘，将已知的缺字脱文，以小一号的
字体一一补录并标出，使之笔意相
连。最后根据字的大小、位置，重新排
列《瘗鹤铭》的文字顺序，指出权威著
作《金石萃编》所记载的“高八尺，广七
尺四寸，十三行，行约二十至二十五
字”，说法有误，正确的应该是“刻高约
一丈三尺，广八尺。十三行，行二十三
至二十五字”。

在深入考证和缜密研究后，鲁迅
认为，清康熙时期，焦山《瘗鹤铭》在复
原时，仅仅依据《金石萃编》中记载的
布局、尺寸等，来确定它的具体空间位
置，并不准确也不够严谨。因为，根据
《瘗鹤铭》传世拓片上实际的字形大小
和行距，若是“铭石高八尺内”，则每行
只能写十八九个字而已，根本无法容
纳“行约二十至二十五字”，可见鲁迅
校勘《瘗鹤铭》的精准。而尤令人称道
的是，鲁迅抄录、描摹《瘗鹤铭》时，选
用了长 25 厘米、宽 32 厘米的竹纸，字
迹工整；若将脱漏的文字填入鲁迅所
留出的空缺之内，可以说是丝丝合扣，
让人叹服。

鲁迅校勘《瘗鹤铭》
周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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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
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上海陷入了
白色恐怖之中。这时候，身在江西南
昌的郭沫若满腔义愤，挥笔写出了讨
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章深
刻揭露了蒋介石的三大背叛罪名，即
背叛国家、背叛民众和背叛革命。蒋
介石看到文章后恨得咬牙切齿，下令

“通缉”郭沫若，并禁止出版他的所有
文章。

从此，凡是作者或译者是郭沫若
的书刊，一律被禁止。面对这种局
面，郭沫若决定改变斗争策略。他开
始用“麦克昂”作为笔名继续发表文
章。但由于“麦克昂”知名度不高，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笔名就是郭沫若。
例 如 ， 他 的 第 一 部 自 传 《我 的 童
年》，一出版后便被查禁。郭沫若就
把它易名为 《我的幼年》。《我的幼

年》 遭 查 禁 后 ， 又 改 为 《幼 年 时
代》 ……总之，虽屡遭新闻检查机构
特务的查禁，但作品经改名后已出版
多次。如此反复，特务们都有点麻
木了。

为了迷惑特务们，郭沫若又采取了
更巧妙的斗争方式。比如他的代表作
《反正前后》刚出版就遭到了查禁，结
果两个月后改名为《划时代的转变》再
次出版。同时，出版者还专门在扉页
上加了一段文字说明，公开声明此书
已经“呈部审定，其内容并无过激，
核准发行，尚希读者注意及之”。这段
郑重其事的声明很容易让人感觉 《划
时代的转变》 应是 《反正前后》 的删
改本了。但是，这两本书除书名不同
外，文章一个字也没有改动过，特务
们被彻底弄糊涂了，《划时代的转变》
发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郭沫若智斗特务
周星

田汉是著名的剧作家、诗人，他经
常写诗，诚恳地夸赞他的艺术家同行。
抗日战争期间，梅兰芳蓄须拒演，闭门
谢客，深得国人尊敬。田汉写诗称赞
道：“烽烟九载未相忘，重遇龟年喜欲
狂。烈帝杀宫尝慷慨，徽宗去国倍苍
凉。留须谢客称梅大，洗黛归农美玉
霜。更有江南伶杰在，歌台深处筑心
防。”1961年，田汉意犹未尽，又写纪
事诗追念梅兰芳的崇高操守：“八载留
须罢歌舞，坚贞几辈出伶官。轻裘典去
休相虑，傲骨从来耐岁寒。”

有一次，田汉观看了京剧表演艺
术家盖叫天的 《武松打店》 剧目，心
有所动，写下一首诗：“百炼千锤艺事
工，静如虎踞动游龙。迎头猛射鱼刀
雪，顺脚轻飞鸾带风。意到岂知还有
我，神全都道石如公。请看七五婆娑
叟，依旧江南活武松。”田汉抓住盖叫
天表演中的精彩之处，通过对舞台形
象的生动描绘，表达了对盖叫天艺术
的欣赏之情。

田汉与欧阳予倩同为湖南老乡，也
最为意气相投。1940年田汉在桂林看

了欧阳予倩编剧的《桃花扇》，写诗赠
欧阳予倩：“小时爱听哀江南，白发歌
衰泪未干。试展桃花旧时扇，艺人心似
美人丹。”1962年欧阳予倩逝世后，田
汉写诗悼念他：“畹华去后一年多，又
对秋风哭倩哥。空自关卿称国手，沉疴
莫挽奈君何。”“艰难尝尽不回头，俯首
甘为孺子牛。何必栽培计丰欠，芬芳桃
李遍神州。”

在昆明西山聂耳墓碑的侧墙上，雕
刻着田汉的一首悼亡诗：“一系金陵五月
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正待惊天
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只今沦巨
侵，边疆次第怀长城。英魂应化狂涛
返，重与吾民诉不平。”这首诗写尽了田
汉对聂耳英年早逝的惋惜，也表达了自
己痛失战友的悲痛。

鲁迅逝世一周年之时，田汉写下一
首诗作为纪念：“手法何妨有异同，十
年苦斗各抒忠。雄文未许余曹故，亮节
堪称一世风。惜逝惊添雪鬓白，忧时喜
见铁流红。中原正作存亡战，百万旌旗
祭树翁。”字里行间，透显着对鲁迅的
敬重和怀念。

田汉诗赞艺术家
王剑

戈公振是中国现代著名新闻学家、
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新闻记者、中国
新闻史学拓荒者。

1928 年 8 月，戈公振从旧金山到
达日本，考察横滨、东京、京都、大
阪、神户等地的新闻事业。当参观到
京都大典纪念博览会的“满蒙馆”、福
冈的“元寇纪念馆”时，看到日本当
局每年都利用当年忽必烈十万东征军
葬身大海的历史，以电影、展览、教
科书、纪念会等形式大肆宣传，搞得
轰轰烈烈。

作为新闻记者，戈公振马上感觉到
日本的宣传很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是想煽动民众的反华情绪，从而在中国
东北问题上大做文章。

戈公振于是一针见血地写道：“过
去这么久的事，他们却铺张扬厉地纪念

着，借超度亡魂的名义，鼓动人民的敌
忾心。”戈公振敏锐地察觉到日军企图
侵略我国东北的野心，他当即发回《旅
日新感》《旅日杂感》等文章，揭露日
本帝国主义的野心，以唤起国内的
警惕。

戈公振呼吁:“希望我们的政府能
壁垒森严，消除内争，把势力集中起
来对付他们。”不仅如此，1932 年
初，戈公振还以记者身份参加国联调
查团到上海和东北调查日本侵略真
相。他三进沈阳城，到九一八发生地
北大营调查第一手材料，曾遭日伪警
宪的逮捕。后经营救，得以获释。

1935 年 10 月 15 日戈公振抵达上
海。不久，因身体不适住院，初诊为盲
肠炎，于 10 月 22 日下午 2 时病情恶
化，不幸去世，享年45岁。

戈公振洞察敌奸
周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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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相伯共办《救亡情报》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
申城掀起救亡热潮，各界群众纷纷成
立救国会。1936年1月28日，由上海
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大学教
授救国会和学生救国会等联合发起成
立“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组成
执行委员会，创办《救亡情报》，积极从
事抗日宣传，支持各界救亡运动，反对
国民党不抵抗政策。5月31日至6月
1日，来自各省市救亡团体的70余名
代表在沪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成立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邹韬
奋、马相伯等40多人为执行委员，并
决定将《救亡情报》作为该会的机关
报。由于马相伯的社会地位和救国热
情，被公认为救国会领袖，一切通电、
文件均由他领衔。

1936年 5月 6日，《救亡情报》创
刊号出版发行。报头“救亡情报”由马
相伯题写，时年97岁，故落款为“九七
叟”。

1936 年 11 月 23 日，发生了“七
君子事件”，马相伯在南京闻讯后异常
气愤，立即投身到了营救“七君子”的
活动中。他首先致书冯玉祥将军，“老
夫愿以头颅作保”，疾呼“爱国无罪”。

1936 年 11 月 29 日，《救亡情
报》在第一版整版刊发了《全国各界
救国联合会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
及全国国人书》和《宋庆龄先生为全
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领袖被捕声
明》，对国民党政府强加在“七君
子”头上的所谓“罪嫌”和逮捕理
由，逐条进行了批驳，并再次呼吁：
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政府如真欲
取信于人民，明示抗敌之决心，则首
先对民众自动组织之救国团体即应开
放，还在其他而允许民众以最大限度
之救国自由。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
民的共同声援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

承认“救国会以救国为目的，当然无
罪”。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
发。1936年12月18日，《救亡情报》
出版西安事变号外。内容主要有《全
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当前时局紧急宣
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会马相
伯等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和《全救
会为西安事变致电国府及阎傅》。在
报纸的左下角，还刊有全国各界救国
联合会执行委员马相伯、何香凝、宋庆
龄3人于12月16日的亲笔签名。

1936年12月 25日，在中共中央
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

“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他坚持主张团结
抗日，被誉为爱国老人。1939年，中
共中央贺电誉其为“国家之光、人类之
瑞”，国民政府贺文誉其为“民族之英，
国家之瑞”。他于1939年11月在越
南病逝。1952年从越南谅山迎回灵
柩，安葬于上海息焉公墓。1984年4
月6日迁葬于宋庆龄陵园内。

婉拒赛珍珠

1896年，美国作家和女权活动家
赛珍珠随父母侨居江苏镇江。镇江是
赛珍珠童年、少年、青年的生活地，前
后长达18年之久。赛珍珠把中文称
为“第一语言”，将镇江称为“中国故
乡”。

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年底，上海、南京相
继失守，宋庆龄于12月底抵达香港，
把香港作为她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大
本营。

1938年 6月14日，“保卫中国同
盟”在宋庆龄九龙寓所小客厅里成立，
总部设在港岛西摩道21号，以“宣传
抗日、争取国际援助、支援抗战”为宗
旨。宋庆龄担任“保卫中国同盟”中央

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
文、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国民党军
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中国出席
国联大会首席代表颜惠庆等国民政府
军政要员，印度国大党领袖贾·尼赫
鲁、美国议员罗伯逊、美国报业巨子克
莱尔·布斯·卢斯、美国著名作家赛珍
珠、德国知名人士托马斯·曼等人担任
中央委员。

1946 年 2 月 15 日，美国作家珀
尔·巴克（赛珍珠）致信宋庆龄。信的
全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的，末尾有
珀尔·巴克的签名，信纸上标有“宾夕
法尼亚 普凯西”字样。

该封信件的主要内容是赛珍珠请
求宋庆龄允许她写一部关于孙中山的
电影剧本，并据此拍一部电影，目的是

“为了进一步推动美国人民对中国的
理解”。这封赛珍珠致宋庆龄的信，一
方面记录了宋庆龄和赛珍珠曾经有过
的交往，另一方面信中所流露的赛珍
珠对孙中山的崇敬及对宣传孙中山的
热情，也印证了她在促进中美文化交
流，特别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
所做的不懈努力。

宋庆龄当时是如何回复赛珍珠
的，暂无从查考。1956年全国筹备纪
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宋庆龄协助了
部分筹备工作。纪念活动后，宋庆龄
于 1956 年 11 月 27 日致函周恩来建
议道：

从这次筹备纪念的工作中，可以
看到中山先生的坚毅无私的革命精神
构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动人的事迹。我
个人的想法是：可以把这种事迹编成
一个故事作为国内外的宣传。我建议
用这个题目编制一部电影，挑选最优
秀的编剧、导演和演员等来进行这项
工作，使这部电影有吸引力而对教育
青年和建设社会主义发挥其积极性
……10 年前，当我在重庆的时候，美
国女作家赛珍珠曾来信征求我的同

意，编写一部关于中山先生一生的电
影。那时我复信说中国内战未息，还须
等待机会。

由此推断，当时宋庆龄的回复是以
时机不成熟为由，婉拒了赛珍珠的请
求。虽说宋庆龄拒绝了赛珍珠，但对编
写一个剧本拍一部宣传孙中山电影的想
法，宋庆龄与赛珍珠的想法是一致的，所
以才会有10年后宋庆龄对周恩来的提
议。

题写“伯先公园”

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内部总长
赵声（字伯先），在1911年的广州起义
中任起义统筹部副部长，起义失败后避
居香港。不久急病发作，1911 年 5 月
18日在香港逝世。1912年中华民国临
时政府追赠其为上将军。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
总统孙中山说：“大江上下，夙愿多豪杰
之士，十稔以还，烈士奋起，或潜谋狙击，
或合举义旗，取义成仁，项背相望，如赵
君声，吴君樾，熊君成基，倪君映典，尤其
卓然著称才也。”

1924年，为纪念辛亥革命先烈赵伯
先，由同盟会会员冷遹倡议筹建，辟云台
山为伯先公园。1925年，造园专家陈植
主持伯先公园设计工作。1926年2月开
工建设，1931年6月竣工，历时5年，占
地110余亩，耗资20万元（银圆）。初名
伯先烈士公园、赵声公园，后更名为伯先
公园。1931年6月2日，举行伯先公园
落成典礼。1937年12月，镇江沦陷，伯
先公园内的赵声铜像、碑文被毁。1945
年重新铸立赵声铜像。“文革”中，伯先公
园改名为人民公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复名“伯先公园”。

1979 年 8 月，宋庆龄题写“伯先公
园”，勒石嵌于公园大门右侧。

（作者单位：镇江冷遹纪念馆，苏州
科技大学教育学院）

宋庆龄与三位镇江人
王荣 王抒滟

今年是宋庆龄同志诞辰 130
周年纪念日。全国政协办公厅在

《团结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纪念宋庆龄同志诞辰 130 周年》
一文中说：“在近 70 年的革命生
涯中，宋庆龄同志紧紧把个人命
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以其
坚定信念、崇高风范、伟大人
格，深受中国各党派团体和各族
各界人士敬仰和爱戴，永远值得
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钦佩和怀
念。”

本文回顾的是宋庆龄与几位有
着深厚渊源的镇江籍人士的交往。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
《
救
亡
情
报
》
创
刊
号

在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的东北
角，有一座德式建筑风格的二层洋
楼。楼前立有闻一多先生的塑像，并
镌有其学生臧克家撰写的碑文。这便
是国立青岛大学第八宿舍楼。

1932年前后，黄际遇先生（字任
初）“未携眷，独居第八宿舍楼上”，闻
一多先生（字友三）“后来送家眷还乡，
也迁入第八宿舍，住楼下”（梁实秋《记
黄际遇先生》）。

是时，黄际遇任国立青岛大学理
学院院长、数学系主任，闻一多任文学
院院长、中文系主任。二人除了在校
务工作上有往来外，私下交游更密。
梁实秋在《记黄际遇先生》一文中写
道：“这一所单身宿舍是我常去的地
方。一多的房间到处是书，没有一张
椅子上没有书，客去无落座处，我经常
是到一多室内打个转，然后偕同上楼
去看任初先生，喝茶聊天。”

这一时期有关国立青岛大学学人
们生活交游的史料少之甚少。幸运的
是，任初先生在青岛执教的6年间，写
下27册《万年山中日记》和4册《不其
山馆日记》，较好地记录了这一时期的
交游经历，也使得我们可以于其中管
窥二位学者之交游和生活雅趣。

闻一多和黄际遇等先生都好饮酒，
常约宴饮。先生们曾在山东大学的校
史上留下“酒中八仙”的趣事。“酒中八

仙”的雅号最初来源于闻一多先生在酒
桌上的“狂言”，那次闻一多酒兴正酣，
环顾座上共有8人，一时灵感，遂曰：“我
们是酒中八仙！”这8个人是：闻一多、黄
际遇、杨振声、赵畸、陈命凡、刘康甫、方
令孺和梁实秋。梁实秋说：“即称为仙，
应有仙趣，我们只是沉湎曲菓的凡人，
既无仙风道骨，也不会白日飞升，不过
大都端起酒杯举重若轻，三斤多酒下肚
尚能不及于乱而已。”闻一多“酒量不
大，而兴致高。常对人吟叹‘名士不必
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
骚，便可称名士’”。

黄际遇日记中不乏众人好饮之记
录。1932年6月18日，黄际遇晚应闻
一多、杜毅伯之招，饮于顺兴楼，同席
者有陈季超、梁实秋、杨振声、赵太侔、
黄仲诚、吴子春等，“觥筹交错，庄谐横
生，邻有俏歌飞笺应召，虽不藏钩赌
饮，而一曲泠然，烦襟顿洗，信友朋之
欢娱，尤旅羁之熨赭也。同游者洗盏
更酌，皆曰：‘久无此乐矣。’”

黄际遇不仅专研数理，更是博通
文史，留日期间，还与黄侃一同师事章
太炎治骈文、《说文》之学。

1932年7月7日，闻一多、游泽丞
来谈，黄际遇“为述清代骈文家堪与容
甫（汪中）、稚存（洪亮吉）、莼客（李慈
铭）伯仲者，有孔广森、杨芳灿、吴锡
骐、陈维崧、曾燠、乐钧、刘锡绾、张惠

言、胡天游、彭兆荪、王芑孙、毛奇龄、
李兆洛、孙渊如、包世臣等，《四部丛
刊》多存其集，尚有《骈文类苑》可考
云”。谈论兴发，黄际遇专门拿出“余
久不以此示人”的《爰旌目诔》及《祭雷
化云》以观。

1932年7月4日，闻一多看完《石
遗诗话》一部以还黄际遇。黄际遇见
闻一多新得《青草堂集》，说是赵国华
作，黎选《续古文辞类纂》，直隶只此一
人，故名不显于世。闻一多曾在游历
泰山时见到赵国华之孙赵显之，因他
能举其所作言，赵显之狂喜，将此集赠
予闻一多。黄际遇又闻称述其先祖有
曰：“先生眇一目，应童子试，与某生文
并佳，有司莫能轩轾。遂召二童子前
属对，谓先生曰：‘一眼茫茫竟在诸君
以上。’应曰：‘众星朗朗难当明月之
光。’遂擢先生第一。”闻一多又说：“先
生为文，奇恣阂丽，定盦而后一人而
已。”“然集中曾无只语及定意，殆不可
解”，次日，黄际遇自晨起后便“专怦一
多处假《青草堂全集》读之”，称“一多
之言盖信，为札记数则而归之”。

1932年7月17日夜，黄际遇访闻
一多于大学路，游国恩相陪，阅李调元
光绪七年沦雅斋刊本《赞庵赋话》，有
乾隆四十三年李氏自序，即付还闻
一多。

《黄际遇日记》中对闻一多辞去山

东大学教职一事也有记录。1932年7月
4日，黄际遇于晚饭后往闻一多处喝茶
聊天，游国恩在座，梁实秋后至。黄际
遇称：“一多志笃学高，去世绝瓦豊兹奇
诟，势不得不他就矣。”所谓“势不得不
他就矣”，当指闻一多向校方提出辞职
一事。1932 年 7 月 21 日晚，黄际遇访
闻一多，得知其“已兑清华之约”，不禁
感叹“聚首经年，分襟有日，况在同心之
友，怆悢奚如”。1932年10月16日，黄
际遇挈儿辈驾车德平路访菊，见到含苞
待放之菊，“回念曩年，金甫、一多，共载
交筹，兴豪而雅。今虽未开之菊，来日
方长，而已别之朋，前尘难割。生即多
感，时不再来”。

闻一多离开山东大学后，仍然与青
岛故友们保持着联系。黄际遇素有购
书、藏书之好，1932年10月31日，闻一
多便专门介绍北平宏远堂专搜集清代文
集的刘书贾来见。1933年10月4日，闻
一多向不函报友朋，黄际遇与游国恩昨
天刚开玩笑说“有子五人，不一而足；读
书万卷，虽多奚为”，今日便收到闻一多
寄来的《岑嘉州年谱》一文，又戏题其后
曰“给自己难过，替古人担忧”二语，黄际
遇即写报之。

1935年10月21日，黄际遇收到闻
一多自清华大学寄示的论文《诗新台鸿
字》与《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读后称此
为“治《毛诗》新法也”。郭沫若赞闻一多

“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
颖而翔实，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
来者的”（《闻一多全集·序言》），黄际遇
于日记中也曾说“念吾党卓尔可造者，闻
一多其选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孤孑之感，不克自胜”，当有异曲同工
之妙。

较为遗憾的是，任初先生的日记始
作于1932年6月初，而此时已临近闻一
多离开青岛之际。

《黄际遇日记》中的闻一多
林才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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